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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国社会组织增速下滑
� � 7月 12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
大学（研究生院）和社科文献出版
社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组织报
告》（2019）蓝皮书（以下简称《报
告》）发布会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报告》指出，2018 年社会组
织增速下滑，并出现发展阶段的
变化。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
织数量信息，截至 2018 年底，全
国共有社会组织 81.6 万个，与
2017 年的 76.2 万个相比，总量增
长了 5.4 万个，增速为 7.1%，增速
下降了约 1.3%。

另据公开报道，2018 年 2 月
6 日以来，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陆续公布曝光了六批共计 339
个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2019
年全国各地都已经行动起来，打
击非法社会组织，或取缔，或解
散，或劝散。

一方面是社会组织数量增
长的下降，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对
于社会组织的严管，如何看待监
管与发展的关系则成了当下需
要重视的议题。

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81.6
万个

《报告》显示，根据民政部发
布的社会组织数量信息， 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81.6 万个， 与 2017 年的 76.2 万
个相比，总量增长了 5.4 万个，增
速为 7.1%， 增速下降了约 1.3%。
与十年前相比，全国社会组织数
量增长了近一倍，即便是增速下
降，一年来新增社会组织的总量
并不少。

从社会组织的三大类型来
看，2018 年社会团体总量为 36.6
万个，2018 年的增长率为 3.1%。
由于社会团体连续多年增长率
均低于社会组织整体增长率，社
会团体总量占社会组织总量也
呈逐步下降态势，2018 年占比仅
为社会组织总量的 44.9%。

2018 年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服务机构） 总量为 44.3
万个，年度增长率为 10.8%。 民

办非企业单位的增长率连续多
年高于社会组织的整体增长
率， 占比数量已超过社会组织
总量的一半，2018 年已占社会
组织总量的 54.3%。

2018 年基金会总量已达
7027 个，年度增长率为 11.4%，占
社会组织总量的 0.9%。 基金会增
速虽然连续多年走低，但在社会
组织总量占中一直稳步小幅提
升，而且从规范性、影响力等方
面来看，基金会在社会组织所有
类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促进
作用。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
蓝皮书指出， 自 2012 年以来全
国各地加大社会组织改革探索
力度以来，社会组织整体上保持
较高增长速度，2018 年增速略微
下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社会组织开始从
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从重视数量扩张到更重视
质量提升，注重社会组织的规范
性、活跃度以及作用发挥等“质”
的提升；

二是我国社会组织开始步
入严登记、严监管时代，对社会
组织的审核把关更加严格；

三是打击整治合法社会组织
违法违规活动的力度进一步加
大，长期以来不开展活动、不进行
年检、不正常换届的大量僵尸型、
休眠型社会组织受到撤销登记的
行政处罚， 大量社会组织受到撤
销登记处罚导致数量减少。

其中，政策基调和政策环境
从严是社会组织增速下滑的一
个重要原因。

政策基调和政策环境从严，
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得到的支
持减少和发展环境恶化。 在政策
从严的同时，政府针对社会组织
的各类支持持续增强，社会组织
正进一步制度性、结构性地参与
国家战略和治理体系。

尤为难得的是， 社会组织内
部生态系统和支持体系逐步形
成， 来自社会组织系统的内生驱
动和支持力量越来越大。 从严管

理的政策环境， 以及来自政府与
社会组织内部的两种支持驱动力
量， 正在推动我国社会组织步入
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之路：我
国社会组织正在从一个追求数量
扩张的高速度发展阶段， 转型迈
入一个追求内在品质的高质量发
展阶段;正在从管理手段单一、管
理方式落后的粗放式管理阶段，
迈入一个管理手段多样、 管理方
式先进的精细化管理转变。

研究发现，2018 年以来我国
针对社会组织的打击整治、清理
规范、审核处罚、登记把关以及
综合监管等方面的力度之大为
近年来所罕见，登记从严、监管
从严、处罚从严已经成为当前社
会组织管理的政策主基调。 在严
格管理的政策基调下，我国社会
组织增速明显下滑，开始从追求
数量增长的高速度发展阶段向
追求质量和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阶段转型。

《中国社会组织报告》执行
主编、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蔡礼强在报告中指出：
社会组织向高质量转型发展一
方面是因为持续严格的监管和
处罚逼着社会组织只能走高质
量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来自政府
和来自社会组织系统自身的支
持力量都变得越来越大，这两股
力量成为社会组织走上高质量
发展转型之路的双轮驱动。 迈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社会组织，既
需要在使命愿景指引下不断提
升自身专业能力，也需要政府在
从严管理的同时给予更加积极
有力的支持。

互联网公益构建公益新生态

《报告》指出，中国互联网公
益发展迅猛，无论是网络公益活
跃度、 网络公益活动的创新性、
社会公众的网络参与度等方面，
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位置。
互联网公益的兴起突破了传统
公益的局限，极大地改善了公益
资源的配置方式。 公众参与公益

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常态化和专
门化、常规化与个性化、线上与
线下一体化等多种方式，构建了
中国公益的新生态、形成了公益
参与的新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整
个社会组织领域的资金来源。

由民政部指定的 20 家互联
网募捐信息平台在 2018 年共募
集善款总额超过 31.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6.8%， 超过 84.6 亿人次
网民点击、关注和参与。

腾讯的 99 公益日、 阿里的
95 公益周等大型互联网募捐活
动产生巨大影响力，募捐场景多
元化、表现形式多样化、参与形
式便捷化，“互联网+慈善” 深度
融合，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鲜活
的互联网慈善的“中国样本”。

2018 年腾讯的 99 公益日已
经办了第四届，阿里也举办了第
二届 95 公益周。 腾讯公益慈善
基金会 2018 年拿出的配捐金额
达到 2.99 亿元，并新增 1 亿元作
为公益慈善组织的成长基金。 阿
里电商+公益的方式把公益组
织、用户、爱心企业很好地联系
在一起，筹集了巨额资源，形成
公益合力。

阿里巴巴公益和支付宝公
益两大平台， 累计捐赠笔数超
300 亿笔，阿里巴巴 2019 财年为
公益机构筹款达 12.7 亿元。除了
直接捐赠和筹集的大量资金，阿
里巴巴利用自身平台把数亿用
户、上千万商家、过千家公益机
构连接起来形成各方共同参与
公益，提供丰富多样的多种公益
参与方式，构建了一个阿里经济
体公益生态。

互联网公益的兴起，在改变
公益慈善组织资源状况的同时，
也极大地改变了很多社会组织
的资源状况。 参与互联网筹款的
很多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筹款
平台，极大地改变了资金来源渠
道、筹资能力和公开水平。 互联
网公益平台通过一系列技术和
管理创新，在帮助社会组织募集
大量资源的同时，也为中小型组
织能力建设提供支撑，提升了参

与其中的社会组织的规范化、透
明化和专业筹资能力。 不少希望
利用互联网筹款平台的公益组
织因为财务披露、年报审核不合
格被挡在了门外，由此可知互联
网平台发挥着重要的监督管理
和规范提升作用。

社会组织与“一带一路”建设

《报告》建议，应把社会组织
制度性、结构性纳入“一带一路”
建设整体规划。

《报告》中指出，我国“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已经取
得巨大的成就和广泛的共识，但
民心相通不足是当前“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围绕共
建“一带一路”开展卓有成效的
民生援助，推动教育、科技、文化
等领域交流，是当前和今后“一
带一路”走深走实的重点。 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许多政府、企业
不能解决或不好解决的问题，多
样化的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发挥
积极作用，不仅可以促进彼此民
心互通，也能为“一带一路”奠定
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 目
前我国参与“一带一路”和国际
活动的民间社会组织数量少、规
模小，与发达国家民间社会组织
参与的数量和影响力相比有极
大的差距。

民间社会组织深度参与“一
带一路”中的民生援助，可以发
挥灵活性强、专业度高、精细扎
实的优势， 在弱势群体帮扶、人
道主义救助、医疗卫生健康等多
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具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我国应在认真研究发达国
家通行做法的基础上，消化吸收
其经验，把本国的民间社会组织
纳入“一带一路”以及对外援助
制度体系， 给予资金和制度保
障。 中小型社会福利性项目和紧
急人道主义援助中的一些民生
项目，可以主要由民间社会组织
深入受援国落地实施，政府发挥
支持、监督和评估作用。


